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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遥
但温暖和甜蜜不远
走访在沪拍摄的两个剧组

在停止拍摄的两个多月里，做核酸成了《人
生·路遥》剧组的常规日程

“这两天，上海实在是太热了，但我们的干劲
更火热。”根据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
生·路遥》目前正在松江热拍，导演阎建钢这样
说。说“热”，一方面是因为错过了上海的春天，演
员不得不穿着厚厚的春秋装，甚至冬装，在闷热的
黄梅天里演戏，外景十来分钟，便浑身湿透了，是
真热；另一方面是因为 6 月 1 日重新开拍以来，剧
组上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忱，也是真热。

零感染 心气仍在

“我们在上海的演职员近 300 人，且分散在 5
个不同区域的宾馆，当中还经过几次搬迁和调整，
全组 3 月到 5 月前后封控共计 65 天，在最大限度
减少外部接触、建立剧组内部相对闭环方式的前
提下，我们交出了一份‘零感染’的成绩单。”作为
电视剧《人生·路遥》的制片人，孙宁对于这份“成
绩单”是骄傲的，“5 月伊始，上海疫情有所好转。
在各部门多方努力之下，自 5月 25日起，我们就积
极展开了各工种的准备工作。6月 1日当天，剧组
重新开拍，我们是‘第一名’。”

第二名《温暖的甜蜜的》剧组，其实也就比《人
生·路遥》晚了一天重返“战场”，6月 2日 9时 30分
演员们正式复工，位于宝山的 4000平方米摄影棚
内又恢复了往昔的忙碌。“我们也是零感染。”导演
刘江说，虽然停工了 61 天，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离
开剧组，大家都在指定的酒店一直原地待命，甚至
没有任何一句怨言，“我能感受到，大家都在憋着
一口气，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大家心气一直
都没断。”

拍摄停 创作未停

被封控在不同的酒店，两个剧组的团购和生
活跟这两个月的上海人民一样。“也的确经过了挺
困难、挺‘节衣缩食’的日子，毕竟谁也没有料到这
场疫情的严重程度。但我们的紧张和压力，主要
还是来自于时间、周期和成本。”作为《人生·路遥》
剧组的“大家长”，阎建钢导演告诉记者，隔离期间
他几乎每天都在找演员进行剧本沟通，“以加深他
们对剧本的熟悉度和配合”。制片人孙宁补充说，
虽然剧本此前就开过专家论证会，已经比较成熟，
但这两个月的梳理和完善，让剧本质量再次得到
了提升，“在剧组大部队的驻地，我们还对前期拍
摄素材进行了观摩和交流，大家对后续拍摄也都
提出了非常切实的建设性意见。”虽然摄像机的镜
头停了两个月，但剧组的创作并没有停。

无独有偶，《温暖的甜蜜的》剧组也从没有停
下脚步。刘江回忆，4月份他的作息特别规律，天
一亮就起床，他说：“每天早晨都和每一位演员问
候一下，以‘早安’开始，如果想到了一些之前拍摄
过程中的遗留问题需要沟通，就随时电话开会交
流。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飞页（指在拍电视
剧或电影时，没有事先完全确定好的剧本，一边拍
摄一边进行剧本创作，进行细节上的补充）的每一
场戏都落实了，等到再复工开机，就是一个完整的
剧本了。”

重开工 斗志十足

重新开机前，刘江导演最后的准备是去剧组理
发。那天，他还遇到了为接戏重新修改发型的陈妍
希，“大家状态都好得不得了”。据制片人罗汐介
绍，经过三个星期多赶拍，摄影棚内的拍摄任务所
剩不多，“其余的就要去拍各种散景和外景。大概
还要在上海工作两个月。”虽然目前上海的疫情仍
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大队人马出外景拍摄也可
能会面临一些考验，但刘江说会尽可能多拍一些。
因为这部剧讲的就是两个女孩在摩登的、现代的都
市里的情感困惑和选择，“这个故事就只能发生在
上海，这座城市是她们生活、成长的地方，也是我们
体察和探讨年轻人婚恋观的窗口。”

状态好得不得了的还有阎建钢导演和他的团
队。探访当日，《人生·路遥》剧组正在松江区华阳
学校操场拍摄一个外景，一条接一条地过，导演几
乎很难抽出时间来跟记者聊天。“6月 1日当天，我
们就拍了好几个场景。我想想，那天就有 7 页纸
的戏。”阎建钢精神头很足，“我从来也不分AB组，
就自己转场。最近都是早 8点开机，晚 8点关机，
每天 12个小时。上海再拍两周，我们就转战去陕
西了。”导演说，拍摄进度难免因为疫情落下一些，
但目前剪辑工作正在同步进行，后期加班加点突
击一下，应该可以按照原计划时间跟全国观众见
面。 据《新民晚报》

“在太原市首批授牌的类博
物馆中，这里应该是最特殊的一
处。”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
馆员龙真开门见山地说道，并顺
势打开了博物馆大门。

硕大的保护大棚之下，雄阔的
晋阳古城遗址二号建筑基址映入
眼帘。凭栏远眺，真实的考古发掘
现场尽收眼底，一段相隔千年的历
史距离被迅速拉近，仿佛古衣着
身，只为来赴这段古城之约。

这里地处晋阳古城遗址西部
核心区域，西距晋阳城西城墙 830
米，是近年来晋阳古城考古遗址
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眼前的
建筑基址曾深埋于地下，省市两
级考古工作者历时多年考古发
掘，逐步揭开了这组建筑群的真
实面目。目前，7000 余平方米的
遗址发掘揭露面积中，错落着从
北朝晚期到晚唐五代不同时期的
建筑遗存。

作为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
军事重镇，晋阳古城是太原城市
发展史上的重彩华章，也是古代
城市建筑的典范之地。波澜壮阔
的历史和厚重的文明赋予了二号
建筑基址不寻常的发掘意义。“像
大家熟知的南禅寺、广仁王庙、佛

光寺都是作为单体建筑典范在研
究，而这里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
的晚唐五代建筑基址，对研究晋
阳古城整体建筑布局具有重要意
义。”龙真介绍道。

顺着龙真手指的方向，一处
三进院落布局的建筑基址格外清
晰。整组建筑坐北朝南，呈轴对
称分布。殿堂式山门、大殿及庭
院沿着中轴线有序延伸，与左右
两侧的配殿（厢房）共同组成一个
封闭的三进院落，踏道下有暗渠，
庭院中设露道，附属设施非常齐
全。“根据初步判断，这是一处晚
唐五代时期的寺院遗址。”参与考
古发掘过程的龙真对这里再熟悉
不过了，“一号殿址和二号殿址均
为规整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三
号殿址及其后半个院落因被建筑
叠压目前尚未发掘。”

基址中出土的大量残碑和佛
陀造像等文物，为考古人员判断
基址的身份提供了有力佐证。

建筑历经不同时代的更迭，
在损毁与重建中完成着命运的交
替。田野考古中，常常面对早晚
期建筑叠压、层位关系和遗迹现
象复杂难辨的情况。2018年下半
年，考古人员在原有发掘区的北

部进行了深入发掘，两处更早期
的建筑基址浮出地面。经考古人
员初步判定，基址年代分别为唐
代中期和北朝晚期，同时也印证
了晚期建筑是在原址上扩建而
成。在二号建筑基址中，还出土
有大量板瓦、筒瓦、脊头瓦、方砖、
莲花瓦当等建筑构件和残碑碎
块，其中可修复器物约 130余件。

灰坑里侧立倾倒的础石，台
基上整齐划一的磉礅，山门外清
晰的车辙印子，夯土层里层层堆
积的瓦砾杂质……为数不多的遗
迹，无言地讲述着那段梵音萦绕、
僧众云集的时光。“五代地层”“唐
代地层”的标识固定在白色石灰
线划定的土层剖面上，诉说着朝
代更迭中的历史演变，给人以触
碰历史衍生遐想的浪漫契机。

一座古老城池湮灭在历史长
河中，却幸运地保留下完整的建
筑基址。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建
筑遗存更迭与重现，让世人得以
窥见晋阳古城千年历史积淀和曾
经的华彩模样。 记者 王春宇

穿越历史 风华犹存
——走进晋阳古城遗址二号建筑基址博物馆

“镇馆之宝”⑦

“与中国文学打交道是一辈子的
事，”德国知名汉学家吴漠汀（德文名
马丁·韦斯勒）说，“新的文学作品不
断涌现，我想尽可能地多去阅读，把
有趣的作品译介给德国读者。”

吴漠汀是欧洲科学院院士、欧盟
让·莫内讲席教授，他不仅是中国古
典小说《红楼梦》的首部完整德文译
本的主要译者之一，还曾翻译鲁迅、
巴金、钱钟书、王蒙、韩少功、贾平凹、
徐则臣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大量作
品。吴漠汀目前任中国湖南师范大
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中
心主任，并曾荣获 2020 年度中国政
府友谊奖。

在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
访时，吴漠汀忆起自己读高中时与中
国文学结缘的经历，“1987年，我参加
了在家乡明斯特举办的一场诗歌朗
诵会。当时中国诗人绿原（原名刘仁
甫）在会上朗诵了一首讲述自己生平
的诗，深深吸引了我。”

在后来的互动中，绿原注意到了

吴漠汀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兴趣，送
给他一支毛笔和一方砚台，鼓励他学
习中文，给自己写信，“毛笔和砚台至
今仍在我书架上，占据着特殊的位
置。”

由此，吴漠汀踏上了研习中文的
道路，并在十多年后和另一名译者合
作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
首部完整德文译本，“当然我没有停
止脚步，目前还在进行译本第四版的
修改。”

“学习中文后我来到中国，进入
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和同学们一
起翻译了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
粥》。王蒙还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就这样，我又踏入了中国现当代文
学的世界，陆续研读并翻译了鲁迅、
巴金、钱钟书，以及韩少功、贾平凹、
徐则臣等作家的作品。”

吴漠汀告诉记者，自己在翻译研
究中，了解并热爱上中国的书法、绘
画、戏曲、服饰、饮食、手工艺等。在
他看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社会紧密

相连。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开
放包容、爱好和平、耐心毅力、和而不
同、追求正义等特质。“这些特质不仅
对中国至关重要，也是世界文化的典
范。”

“我们都面临同样挑战——新冠
大流行、气候变化、贫困、腐败……对
这些涉及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不同国
家给出了不同答案。我们应该相互
学习，相互倾听，共同努力加以解
决。”吴漠汀说。

因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促进中
国文化传播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吴
漠汀荣获 2020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
奖，“这对我既是极大的荣誉，也是巨
大的激励，”“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大
量国外知名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
但在德国，只有相对较少的中国作品
被译成德文。”

为此，吴漠汀召集一批汉学家成
立了翻译工作坊，“我们的工作就是
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促进世界的沟
通和相互理解。” 据新华社电

“与中国文学打交道是一辈子的事”
——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